
饵块粑，贵州兴义的招
牌食物。其实不仅兴义，贵
州大部分地方都有饵块粑产
出，都能温暖食客的胃。
据说，饵块粑是布依族

人创制的食物，它形似江南
的年糕，白白的，泛着乳色
的油晕，但比年糕略胖一
些，像婴儿的小手膀子一样
让人爱怜。我在小镇工作
时见识过饵块粑的制作，过
程并不复杂。先将稻米用
水浸泡十小时左右，然后淘
净上蒸锅蒸上两道，将米蒸
透为止，再放进石碓舂捣至

不见米粒方可，接下来趁热
揉成所需要的形状，即为饵
块粑了。

说到饵块粑，我就想起
若干年前，每到秋季新稻收
获后不久，一位陈姓老弟的
媳妇就会从她的老家关岭
（离关岭不远就是黔西南的
兴义地区了）给我们带一些
饵块粑来。后来超市有卖
的了，我就对她说，不劳她
的神再从老家带了。她嘴
上说好好，但到时还会给我
带一些来，并且还问我：“我
老家的，与超市里的有什么
不同？”她这一问，还就感觉
出了一些区别。我原本以
为，现在什么都不缺，什么
都能吃到，从而使味蕾迟钝
了。她这一问让我想起，她
老家的饵块粑总是那么富

有光泽，质地细腻，黏稠适
中，松软弹牙，上顿吃了下
顿还不觉厌。而买的就没
这种口感，原因我以为大概
是规模化流水线上出来的，
少了一些制作上仪式性的
东西，比如人工对大米的淘
洗、浸泡、蒸煮、舂捣、揉制
等等，就显得不够正宗，那
温润的口感也就似乎打了
折扣了。
饵块粑的吃法很多，

烧、煮、炒、炸、烤均可。先
前甜酒（米酒）鸡蛋饵块粑，
是产妇月子里不可或缺的
食物；饵块粑切片涮火锅，
别有一番风味；饵块粑切丝
炒香肠或肉丝，加入筒筒辣
椒，最显饵块粑的风采了；
冬日围炉而坐，谈天说地之
时，切几片饵块粑架在火上

烤烤，也能让谈资丰富多
彩，有滋有味起来。不过，
出现在我家餐桌上最多的
饵块粑美食，则是与酸菜搭
配的。饵块粑切成条状，酸
菜是自制的，切碎待用，锅
内油烧至七分热，放入大
蒜、辣椒炒香后，倒入酸菜
和饵块粑，加入盐巴，饵块
粑炒软和了即可出锅。此
时食用，细腻筋道，酸辣适
中，我用这道酸菜饵块粑招
待过不少朋友，从来都不曾
让他们的胃失望过。
饵块粑有地方特色，因

此在贵州，饵块粑是可以作
为礼物示人的。

兴义饵块粑
赵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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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比宋玉，貎若潘安”，这是
流行于民间和戏文里的口头禅，
是对一个男性的高度评价。其中
的潘安，名潘岳，字安仁，河南中
牟人。关于他的美貌，数个典籍
均有描写，如《晋书》《文心雕龙》
等。潘安是旷世美男，但笔者以
为，更值得人赞佩的是他为官方
面的建树。
潘安做河阳县令时，致力于

改善百姓生活，动员民众大力种
树栽花，特别是在黄河泛滥区种
植，既缓减了洪水，又美化了环
境。其管辖境内桃李成林，花果
飘香。后人遂用“河阳一县花”等
代称潘安，喻一个地方之美或地
方官善于治理。如庾信的《枯树
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
一县花。”李白有诗：“河阳花作
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
随惠化春。”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家近洛阳之
县，不愿栽花。”都是后世对潘安的美誉。
潘安在任河阳县令时留下了许多美政传说，如

浇花息讼和栽树立誓。相传他受理民事纠纷有时在
花园中进行。原告和被告都要先到花园中合伙抬水
浇花，水桶是尖底，不能平放，故两人打水、抬水、浇
花都必须通力合作。通常一番辛苦之后，双方的对
立情绪减弱，这时，潘安把双方叫到一起，管一顿饭，
而后商谈解决问题，判定是非曲直。由于和县令同
坐共餐，双方大都服其判定。此举甚得百姓拥戴。
潘安治理地方政通人和，受到当地百姓的称颂

和拥戴，称他为“花县令”。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受众人之托，献翠柏一株，并附诗一首：“根深枝叶
翠，河阳百姓心。岁岁盼峥嵘，代代留芳馨。”潘安
很高兴，亲手将翠柏植于官衙前面，并立誓做清
官。“栽树立誓”的事很快传遍全县，百姓挑水路过
这里，常停下来给小柏树浇水，数年后小树苗长成
了参天大树。几年后，潘安调离河阳县，百姓夹道

欢送，依依不舍。后来，相传每遇潘安调
任，柏树都自动转向，朝向潘安做官之地
的那一枝会重新长出绿叶。潘安去世后，
此柏四大枝中只有一枝常绿，且相传每60
年轮换一枝，故而被人称为“转枝柏”。百
姓说，“转枝柏”是以独特的方式礼赞纪念
潘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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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半日，我看了看时
间：往返地铁一小时，上下山
两小时，比一个黄昏多不了
多久，我已经去见了一座山，
且又回到出发的地方。离我
最近的，就是城市西头，那座
论海拔论声望都不算威赫的
小山。
没关系，有山比邻，已幸

甚至哉。
我见青山，总是特别亲

切。当然，所有的好感都不
是空穴来风，我知道，这份亲
切的出处。
不止一个黄昏，没有比

篱笆更高的我，抱膝坐在敞
坪的大石头上。我用目光画
圈，这个圈的终点总是青
山。我所有投向远方的目
光，皆被青山反弹回来。对
那时的我来说，青山即远方，

远方即青山。
山有色。
群山多松，松是常青之

木，自然披绿。只因山老松
古，绿起来，闷头绿下去，山
色倒不是那么明亮的青绿，
而是一层黛一层墨，又因远
近有别，一山深一山浅。最

是有雾有岚时，随便将手比
框，取哪一处，都是一幅上好
的山水画，泼墨大写意。

山有形。
这里没有独立成山，所

有的山，臂把着臂，袂连着
袂，它们是一个整体，连绵不
断，无从分剖。顺着山脊望

去，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
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顺
着一个方向看去，那是前后
错落的屏，怎么也不肯给我
的目光让路。
我处之地，我的故乡，像

个小小的盆地，四面环山绕
峰。我总是期待，期待故乡

也出一位擅精丹青者，如徐
青藤如郑板桥这般人物，我
要去为他磨墨理纸，他搬山
搬水入画，一定胜过我在这
里喋喋不休。
是的，故乡塞给我的一

切，我在他方见到，哪怕只有
一二分相似，也都觉得分外

亲切。故乡，塑造了一个人
的热爱与偏好，甚至怯弱与
恐惧。故乡，童年，总是作为
人一生的参照而存在。
山，最基础的配置不是

风光，而是抬升。登上一座
山，我就从平坦中被托举而
出，也脱离了刚刚的那个我，
仿佛，我与先前的自己有了
一点不一样。就像读到好作
品，读完之后总觉得自己不
再是从前的自己，站在山顶，
也给我同样的感觉。
为风光，也许青山只往

一次，为这样的脱离，或许就
会一来再来。
我曾经总想走出群山，可

是它们像反弹我的目光一样，
把我也反弹在原地。后来，我
离开故乡，又总想走向群山。
既见青山，也是再见故乡。

我向青山
舒 州

表姐和姐夫经营着
一家肉摊，支在菜市场最
热闹的拐角。表姐勤快，
铁皮案子擦得锃亮，挂钩
上的五花肉、前腿肉、排
骨齐齐整整。每次路过，
总能看见表姐穿着沾了
点油星却整洁的围裙，两
手在围裙上随意搭着，腰
杆挺得笔直地站着——
从清晨开市到中午收摊，
那把放在案角的
折叠凳，竟从没
见打开过。
我很不解。

生意再好，也不
至于顾客络绎不
绝吧，怎么就不
能坐下来歇口
气？“你一坐，顾
客就犹豫了。”表
姐笑着解释，说
话时眼睛还瞟着
路过的行人，“人
家怕你正歇着，不好意思
打扰，脚步就挪去别家
了。我站着，他们就愿意
过来问价。”
原来这站着，不是傻

等，是给顾客递去的一颗
定心丸。表姐站在那儿，
手里或许还会顺手理理
案上的肉，或是把砍刀归
置好，那副随时能为顾客
服务的模样，比任何吆喝
都管用。有次我特意在

旁观察，有位阿姨在几个
肉摊前徘徊，目光扫过坐
着刷手机的摊主，又掠过
低头打盹的老板，最后停
在表姐身上——表姐没
说话，就冲她笑了笑，阿
姨立马走了过来说：“老
板，给我割块排骨。”
我递过一瓶水，表

姐接过来喝了两口，随手
放在案角，说：“歇不得，

说不定下一秒就
有人来。”那语气
里没有抱怨，反
倒带着点对生活
的笃定——她知
道，这站着的每
一分钟，都不是
白等，是为了让
路过的顾客多
一个选择，让家
里的日子多一
分踏实。
后来再路过

菜市场，看到那些站着的
摊主，我总会想起表姐。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经营
之道，却凭着最朴素的心
思，用一个站姿、一份随
时待命的认真，守着自己
的小生意。这世间的红
火日子，从来不是凭空来
的，是肉案前不肯坐下的
坚持，是汗湿了衣衫也不
松懈的韧劲，一点点积累
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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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城里汽车还不多，
马路上夜里基本上是没有车
的。长沙城里，屋里热得同
蒸笼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是
到马路上去乘凉。我们早早
地就要到马路边去占位子，
用凉水将地上泼湿一块地
方，放上我们的竹床，竹床还
要用凉津津的井水抹几遍。
占好位就放心了，晚上可以
同伙伴一道，在各自的竹床
上躺到半夜再回屋里去睡。
还有一些大胆的人，干

脆将竹床放到马路中间，那
样更凉快。他们在长长的
经武路上排成一排，有人甚
至挂一床蚊帐，看上去很壮
观。这些居民一般早上就
进屋，因为那时就会有汽车
开过来了。我觉得，敢于睡
在马路中间的人都是一些
洒脱的市民，我很羡慕他
们，但自己不敢做那种事，
怕被家里大人骂。还有一
个顾虑就是，我总觉得半夜
之后街上就可能有鬼魂光
临，即使躺在马路边也有危
险，更不要说马路当中了。
我，还有我的同伴们，一到
半夜就得回家。那时外面
有微微的凉风吹来了，蚊香
也快烧完了。
但是一回到家里就后悔

了。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身
上开始出汗。你只能忍着，
钻进厚厚的纱布蚊帐里，用
力闭上眼，什么都不想，任身
上的汗慢慢流。过不多久你

就入睡了。早上起来草席子
上有你流下的汗。
“小小，我帮你占了位。

今晚还有西瓜，用井水泡在
那里。你准备蚊香吧。”

麻子的好消息让我乐得
两眼发光。

我们放好竹床，点上蚊
香，就开始吃西瓜。西瓜并
不甜，没有熟透，不过确实泡
得很凉，很爽口。我的印象
中那时的西瓜都是生生的，
可能是瓜贩子从外地运来，

通常摘得较早。长沙不产西
瓜。摇着蒲扇躺在路边，我
们的心情特别好。啊，星星
出来了，那些最亮的先出
来。再过一会儿，整个银河
都出来了。这时我就会想，
要是不进屋，一直躺到早上，
该有多好啊！每晚我都要想
一轮这事，但每晚还是回屋
里去睡了。就连麻子这么调
皮的女孩，也只好乖乖地回
屋里去了啊。
“小小，我刚才听到路边

茅屋那里有东西在叫。”麻子
压低了声音说。
“呃？”我的声音更低。
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

来了。
“会不会是鬼？我出来

时看见茅屋的窗台上放了一
顶草帽。”
我想，我前后左右都有

人，怕什么呢？就算那鬼要
来抓小孩，我也不是睡在最
边上的那几个嘛。还有一个
可能就是，麻子在撒谎，她比
我胆大，也许在找机会戏弄
我呢。可不要上她的当。见
我不吭声，麻子又试探我说：
“你觉得世界上有没

有鬼？”
“不知道！”我气冲冲地

回答。

街景（之五）
残 雪

所谓成功，无
非就是你身边的
人，因为有你而感
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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